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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书是中国教育文化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以家庭书信的形式，根
据家中子弟的具体情况，进行语重
心长的教育，一方面娓娓道来，亲切
温和，一方面旁征博引，高屋建瓴，
既有理论上的高度，又有亲情上的
温度，往往比系统的教育理论更加
见效。而在中国古代家书方面，王阳
明、曾国藩可谓两座高峰，这两位经
历相似，思想亦有交集，但具体而
言，又有区别。

关于科举：

不必过于看重

王阳明二十岁时第一次参加
乡试，考取举人。二十二岁时考进
士，未中，当时的学术大咖——— 内
阁首辅李东阳对他说：“你这次没
中状元，不过你写个状元赋试试
看。”王阳明马上一挥而就，震惊当
场。又过六年，公元1499年，王阳明
考中进士，赐二甲进士第七。再看
看曾国藩，一路考取秀才、举人，二
十七岁考取进士，位列三甲第四十
二名，赐同进士出身，当时比王阳明
还早一岁。

王同学和曾同学对科举的态
度又如何呢？王同学很小的时候似
乎就有先见之明，当他还是十多岁
的小朋友时，就对老师说：“科举并
非第一等要紧事”，“登第恐未为第

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当年第
一次会试不中，王爸爸鼓励他再接
再厉，他却说：“你们以不登第为
耻，我以不登第却为之懊恼为耻。”

王阳明的家书也表达了这种
思想，他的《寄正宪男手墨》这样寄
望于儿子，“科第之事，吾岂敢必于
汝，得汝立志向上，则亦有足喜
也。”当时是1527年，王阳明在率师
出征的路上，儿子托付给亲戚，在
信中，王阳明认为，读书考取举人
进士，并非他对儿子的期望，只要
儿子能够立志向上，他就觉得很高
兴了。

同样，曾国藩对于弟弟和儿子
的期待，也不在考试中进士上。在
1842年，曾国藩尚为京官，在正月十
八他写给弟弟们的信中，认为弟弟
们只要能够“发愤自立”，“虽不得
科名，亦是男的大帮手”。老曾甚至
举例说老家湘乡有哪些大贤大儒，
并无功名，但照样怡然自乐，乡里
闻名。既然不以功名为念，那么老
曾对于弟弟和子孙的期许是什么
呢？在1856年(咸丰六年)写给儿子曾
纪鸿的信里这样说：“余不愿为大
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说得
很清楚，就是成为“读书明理之君
子”。

关于修养：
为人切忌一个“傲”字

“谦受益，满招损”，这是中国
人历来信奉的做人原则，说到底就
是做人不能傲，王阳明和曾国藩的
家书里都提到这一点，而且都把

“傲”作为重点防范对象而来告诫
子弟。

王阳明的《书正宪扇》有这么
一段：“千罪百恶，皆从‘傲’上来。
傲则自高自是，不肯屈下人。故为
子而傲，必不能孝；为弟而傲，必不
能悌。”当今人品德上的缺陷，主要
就是“傲”，很多不良行为和罪恶都
是因为傲慢产生的。因为傲慢，就
会自以为是，不肯低下身姿。如果
作为儿女傲慢，就不能尽孝；如果
作为弟妹傲慢，就不能很好地和兄
长姐姐相处。王阳明对于“傲”的危
害，罗列得很详细，同时也认识得
很深刻。分析了问题的严重性之
后，王阳明又谆谆教诲：“汝曹为
学，先要除此病根，方才有地步可
进。”你们想要学习进步，必须要除
掉“傲”这个病根。

无独有偶，曾国藩对于“傲”也
是极为警惕的，在道光二十四年写
给弟弟们的信中，他语重心长地
说：“吾人为学，最要虚心。”曾国藩
见过一些颇有才华却不得志者，原
因何在？就在于傲慢蒙蔽了他们的
眼光，自己文章“实亦无过人之
处”，但是却心高气傲，乡试的时候
骂乡试题目一窍不通，会试的时候

骂会试题目一窍不通，骂了同学骂
考官，一路骂下去，“见乡墨则骂乡
墨不通，见会墨则骂会墨不通”，因
为傲慢，不肯谦虚求学，最后把自
己的前途也骂完了，“傲气既长，终
不进功，所以潦倒一生，而无寸进
也”。因此曾国藩在咸丰十年九月
二十三日写给弟弟们的信中，总结
了这么一句话：“天下古今之才人，
皆以一傲字致败”。这是传自他的
祖父星冈公，他曾对曾国藩说：“尔
若不傲，便好全了。”

关于立志：

志之不立，劳苦无成

王阳明从小就重立志，他小
时候听说明英宗在土木堡被瓦拉
俘虏，就痛下决心立志，一定学好
兵法，强国强兵，因此，他的志向
就不在科举上。后来王阳明能率
兵平定宁王的内乱，和他早年立
志学兵法有很大的关系。因此，他
在《示弟立志说》就提到：“夫学，
莫先于立志。志之不立，犹不种其
根而徒事培拥灌溉，劳苦无成
矣。”学习一事，首要在于立志。如
果没有立志，就如同种庄稼，没有
先培植好植物的根，却徒然进行
灌溉，再怎么辛苦，也无非是白白
劳作一场。

曾国藩也把立志当成人生的
根本和出发点，他认为人如果能立
志，哪怕做圣贤豪杰也不是件困难
的事情，有志之人何必去借助他人
成事呢？在道光二十二年写给弟弟
们的信中，提到读书之道，他认为
最重要的是立志，“盖世人读书，第
一要有志”，“有志则断不甘为下
流”，有了志，读书就会求上进，不
会自甘于落后，可见这立志，也与
竞争心理有一定关系。只要立志，
哪怕是在“旷野之地，热闹之场”，
都能精心读书。
（据《广州日报》 作者：刘黎平)

爱书人习相近癖相投，遂为书
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在人民
出版社工作，认识了田家英。他在
编《毛泽东选集》，官衔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主席办公厅副主任，我们称
之为“毛办”。

初见田家英，只觉得书生模样，
看不出是延安的老干部，毫无官气。
还不到三十岁，像个大学毕业生。我
说的是四十年代的大学生，某些思
想进步的大学生，富有热情，但无浮
躁骄矜之气，温文儒雅，谦恭可亲。
当然这只是表面印象。有所接触，才
逐渐了解家英的才干和为人，虽然
他只读过几年中学，但是在长期的
革命锻炼中，却成长为政治上走向
成熟的干部，“三八”式干部。

我们除工作来往，更多的接触
是因为彼此都爱书，或者说都有爱
看杂书的癖好。

他的杂有个范围，不外乎清末
民国以来的文史著译，包括政治、
经济、社会史料。他研究中国近现
代史，在延安已经出版了两本有关
民国史事的书。是延安有数的“秀
才”、“笔杆子”。

他在中南海有间大办公室，除
了一角放办公桌和沙发，几乎大部
分地方摆满了书架。我每回去，谈完

公事，他都要领我参观藏书，尤其是
新搜求到的书。他有跑旧书店的习
惯，常去琉璃厂。出差到上海，必去
四马路上海书店，收获甚丰，我看看
也过瘾。

家英读书没有框框，不先分什
么香花毒草，不以人废言，这大概跟
他长期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有关，受
老人家的影响。有人说毛主席当然
读书无禁区，凡人又当别论。我不相
信此种高论。我向来认为天下只有
读不尽的书，而没有不可读之书。好
书坏书读了才知道，信不信是另一
码事，不可混淆。同一本书，见仁见
智随你的便，书品跟人品没有必然
联系。但也有嗜臭者，比如有人只对

“此处删去××字”有兴趣，有人却
看了作呕。不必担心，自有公论。一
本书读了，再听听看看议论更好，七
嘴八舌，早晚会水落石出，更上层
楼。这也是东翻西看的好处之一。这
比封闭起来，只有一家之言好，提倡
百家争鸣是自信心的显示。

《海瑞罢官》有人认为“要害是
罢官”，是为彭德怀翻案。家英读了
却说看不出有什么大阴谋。孰是孰
非，只有自己读它一遍，才能知道谁
胡说八道。家英在这方面一点不含
糊，不鹦鹉学舌，人云亦云。

我爱读杂文、散文、笔记，注意
到家英收藏周作人、聂绀弩的集子
相当齐全，跟我有的相差无几。他
说绀弩杂文写得好。

那时周作人的书旧书店有，
但内部发行。家英对我说：“你缺
少什么，我替你找。”内部售书要
凭级别，分几个档次，家英常替
毛主席找书，不受限制。我忝为
中央一级出版社副总编辑，也还
是低档次，有些书连看看的资格
都没有。

有时他来出版社，也到我的办
公室看书。有一部陈凡编的《艺林
丛录》，是《大公报·艺林》副刊文章
汇编，他很感兴趣，借去看了一两

年，几经催索才还来。他在我的藏
书印之上加盖了“家英曾阅”、“家
英曾读”印记，这在我，还是头一回
碰到。

这部书至今还在我的书橱里，
每看到它，心里十分懊悔，家英爱
看这部书，为什么不送给他，我太
小气。

我们常常议论看过的书、知道
的书，读书又谈人，谈文林轶事、古
今文网、笔墨官司等等，直言无忌，
毫无顾虑。他只大我一岁，生于一
九二二，我一九二三。入党也只早
我一年，他一九三八，我一九三九。
我们是同时代人，有共同语言。他
知识面广，有见解，我远不及他。有
时看法不尽一致，并没有因为他官
大，得听他的。

在家英面前，精神上是平等
的。与他相处，有安全感，不用担心
有朝一日他会揭发我思想落后。有
的人就得防着点，我就碰到这么一
位，借我的胡风著作，说要看看，到
清算胡风，却说我看了那么多胡风
著作，不可能不受影响。我说，读书
看报，映入大脑就是影响，难道也
有罪过，也得洗脑？

家英不仅买旧书，还醉心搜
集清代学者的手札、日记、稿本，
兴致勃勃地拿出来给我看，并且
详作介绍。近人如黄侃、苏曼殊、
柳亚子、鲁迅、郁达夫的墨迹，也
有收藏。他买到过一本账簿，上
面贴满函牍，写信人和收信人都
有来头，他一一考证，如数家珍
讲给我听。他说解放初期在旧书
店乃至冷摊，不难觅得此类故
纸，花不了多少钱就可到手。他
买回来装裱成册，汇编成书，其
乐无穷。

他还买了不少清人墨迹，扇面、
条幅、楹联，有心收齐戊戌六君子的
墨迹，已经有了若干件。他指着壁上
邓石如行书“海为龙世界，天是鹤家
乡”五言联告诉我，这副对联曾在毛

主席那里挂了一些日子。
在实行低工资年代，家英以有

限的工资和稿费收购清儒墨迹，不
遗余力，不仅装裱，还要外加布套布
函。他乐呵呵地告诉我：“我儿子说
爸爸的钱都买了大字报。董边(夫人)
也说我把布票都花了。”

家英在十几年中收集的藏品
约五百家一千五百件。一九八九年
北京出版的《书法丛刊》以专号介
绍“小莽苍苍斋”藏品，可见一斑。
家英说，所有这些将来都要归公，
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早就盯上
了，说都要收去。我想，家英早已有
此打算。

一九六二年，我想办一个大型
文摘刊物。家英看到我试编的《新
华文萃》样本，要了一本。我说上面
没有批准出版。他说：“我带回去放
在主席桌上，他也许有兴趣翻翻。”
这桩事，我一直提心吊胆，怕批评
我绕过了中宣部，家英好像不在
意。我想他是赞成办这样一个刊物
的，否则他不会送给毛主席看。一
直到一九七九年出版《新华文摘》，
我的这一愿望才实现，而家英弃世
已经十四年，我不能送这本刊物给
他了。

我写这篇小文，除了怀念家
英，同时想回答一个问题，广州《书
刊报》“书写人生”征文启事说：“漫
漫人生路，书可能是你的精神食
粮，希望爱书的朋友写下最深刻的
一点体会。”

我想了一下，我的体会是什么
呢?能不能说，读书也是做人的权
利：认识世界之权，调查研究之权，
知己知彼之权，无圣人凡人之分。

家英说自己“十年京兆一书
生，爱书爱字不爱名”。有人说家英
书生气太重。在我看来，书生气比
乡愿，比八面玲珑可贵。

我怀念书生家英，我的书友!
(本文节选自《相约在书店》，范

用 著)

田家英

王阳明 曾国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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